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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丽今年22岁，是南京

信息工程大学物理系03级的
学生，“如果不是患病，今年
夏天就毕业工作了。”父亲夏
海静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谈
起女儿不停地埋怨苍天不公，
“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从小
到大都健健康康，想不到大学

读了一半却患上了血液病。”
2005年夏天，夏丽突然

发烧、呕吐，到医院一查，竟患
上了急性重症再生障碍性贫
血，“这种血液病，治疗起来
特别花钱。”

夏丽是扬州江都人，父母

都是普通的农民，“家境比上
不足，比下有余。但为筹款给
女儿治病，家里的房子、电器
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连张床
都没剩下。”夏海静说，“治了
一年多，没想到她的病情突然
恶化，转为白血病。”

给夏丽治疗的中大医院
一位医生说，“夏丽随时都有
生命危险，要想活下去，唯一
的希望就是进行骨髓移植。”

茫茫人海，要找到适合的
骨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
未找到前，只有靠不断地化疗

才能稳定病情。夏丽休学了，
医院成了她三天两头都要去
报到的地方。

治病就得要钱，治白血病
费用更加昂贵。夏海静说，一
年多下来，为治病夏丽已花去
30多万元，“而进行骨髓移

植手术，即使一切顺利，至少
还要30万元。”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得知
夏丽的父母已无家可归，十分
同情，专门腾出一间学生宿舍
让其一家人住，还把夏海静招

进学校食堂工作。
“我们现在最愁的就是

钱。”母亲李菊华今年46岁，
说话的时候总是浅浅地笑，神
色里有种掩饰不住的疲惫和
愁苦，“你不知道，她这个病
花钱像流水一样，卖房子的
钱、亲朋好友借的钱、社会捐
助的钱，都已花得精光。”

李菊华在医院陪夏丽，晚
上从来没有租过一张床，都是
在小板凳上趴着过夜。第二天
起来，腿都肿了，“一个晚上
租一张床要 5块钱，10天就
能省下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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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16日，中华骨

髓库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有三
个人跟夏丽的骨髓初步配型成
功，“得知这个消息，我们一家
人都激动得哭了。”夏海静说，
“我们做梦都想早点给孩子做
手术，不仅可以治好孩子病，而
且不用再无止境地花钱。”

一家人迫不及待地开始
联系下一步的骨髓高密度配
型，但没想到的是，原先答应
的两个初配成功者突然中途
变卦，不肯捐献骨髓，“任凭我
们怎么恳求，骨髓库的人员怎
么做工作，对方就是不答应，

后来连电话也不肯接，并更换
了号码。”夏海静失望地说，
“这是自愿的事情，对方不同
意，我们也没有办法勉强。”

夏丽一家人只好把最后
一缕希望，全部寄托到第三个
配型成功者———成都一所大

学 27岁的在读研究生的身
上。有了前两人的婉拒，这次
联系，夏海静十分小心，但喜
出望外，对方竟爽快地答应
了。“有一点意外的是，对方

提出要一定费用。” 夏海静
说，“答应捐献，我已是万分

感谢。能救活女儿命，多少钱，
我都愿意给。”

很快，捐献者的骨髓送到

苏州大学附属医院，与夏丽的
骨髓进行高密度骨髓配型。在

医院外面等候的夏海静紧张
得不时地祈祷，“如果一旦失
败，不仅意味着女儿失去一次
求生的机会，而且所付出的 6
万元将打水漂。”

这次，上苍终于睁眼，
“配型出乎意料地顺利，竟一
次性获得成功。”夏海静当场
激动地哭了。
“非常感谢这位捐献者，

是他给了夏丽生的希望。”夏
海静说，“至今，我们还不知

道这个男孩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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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可以进行骨髓移植
手术，一家人欢喜了好一阵子。

可是不久，夏丽的父母又陷入
了愁苦之中。“手术和后续治
疗还要30多万元。我们只好
再次想办法筹钱。亲戚朋友又
被借了一遍，我甚至找到夏丽
中学时的母校求援，反正所有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目前总算

是筹到了10多万，可还缺10
多万没有着落。”夏海静说。

躺在病床上的夏丽看在

眼里听在耳里急在心里。去年
国庆后，她见身体状况恢复得
不错，病情有所稳定，便开始
跟妈妈商量，“我们还是要靠
自己想办法赚钱。你不是会做
小吃吗？我跟你一起做吧。”
妈妈含泪点头，“但去哪儿摆
摊卖呢？没有好的市口，会做

也会亏本。”夏丽没有作声，
开始在心里盘算。

第二天，夏丽从医院悄悄
溜回学校，找到服务公司负责

人，开门见山地说，“我能在
学校老食堂门口，摆一个小吃
摊位吗？”

面对眼前突然冒出个戴
口罩的女大学生，刚到办公室
的郭经理“扑哧”笑了，“你
想干什么？”

夏丽一五一十地把想法
和盘托出，“家里实在借不到
钱了，我想和母亲摆摊自救。”

郭经理听完后，沉默了许
久，“当时，我的内心一阵发
酸，为这么一个懂事的女孩子
感动。但学校有规定，校内不

许摆摊设点，在和领导商量
后，最后还是破例同意了，而
且不收一分钱。”

夏丽立即和母亲筹备摆
摊用的器具，“我想好了，早
上卖煎饼，中午和晚上卖鸭血
粉丝汤。这些小吃老师和同学

们都很喜欢，肯定好卖。”
去年10月底，小吃摊正

式摆出营业，“刚开始生意不
是很好。”李菊华说，“每天就
卖几十元，保本都困难。”

夏丽开始动脑筋了。她不
声不响地找来一块木板，糊了

一张大纸牌，上面写着，“我
是一个白血病女孩，为了筹集
骨髓移植的治疗费用，决定自
己赚钱救命，希望各位同学和
老 师 来 尝 尝 我 做 的 煎 饼
……”

这个摆在小摊旁的独特

广告留住了师生们的脚步。小
小的手推车前开始热闹起来。
“我也是没有办法，才想出

这样的主意。后来，小吃打出了
名气，老师和同学们都认可了
妈妈的手艺，这个牌子就不再
摆出去了。”夏丽低下了头说。

01!%2

“打小吃摊开张起，

夏丽就跟着我，每天早上
五六点钟起床，帮我收收
钱，递递塑料袋，装装豆
浆，晚上要坚持到9点钟
才肯回去。到10点多我
收摊，她又帮着准备第二
天的煎饼，我让她休息，

她总是笑着说 ‘我不
累’。”李菊华说起女儿，
又是心疼，又是骄傲。

最初，夏丽的同学们
见到她戴着大口罩，裹着
厚厚的羽绒服，站在食堂
门口，都不敢从那个门

走。“看着她苍白的脸
色，亮晶晶的眼睛里都是

笑容，我每次都忍不住想
哭。”同学董珍说，“她太坚强

了。得了那么严重的病，还想
着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自救，她
最不愿意的，就是拖累别
人。”

说起摆摊的初衷，夏丽
说，“我真的不想伸手找别人
要钱了，关心我的老师和同学

们，善良的叔叔阿姨们，都不
是有钱人，用他们的钱，我心
里也觉得挺难受的。大家活得
都很辛苦，我不能再让别人无
私地为我付出了，我要靠自己
的双手自救。”

整个冬天，夏丽和她的小
吃摊成了校园里一道独特的

风景。天越来越冷，小吃摊的
生意越来越红火。可是，夏丽
的身体却撑不住了。

去年寒假前，因为过度劳
累，夏丽又一次感染了。发烧到
41℃，整整昏迷了三天。情况危
急，医生只好再次为她化疗。

夏丽这一住院，就是一个
半月。小摊的生意由妈妈一个
人继续做。尽管起早贪黑，但
收入十分微薄，“生意好的时
候，一天能赚 100多元，一般
每天只有五六十元。”

这次住院，医生建议尽快

手术，夏丽的病不能再拖了。
“尽管目前交给医院的钱只够
进行骨髓移植，术后的骨髓培
植费用还没有着落，我们也不
得不同意先手术了。”李菊华
忧心忡忡地说，“如果手术成
功，不存在骨髓的排斥反应，

目前筹到的钱还能对付。但

是，万一有什么意外情况，后期
的骨髓培植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那一切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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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记者去看夏丽时，

夏丽正戴着厚厚的大口罩，熟稔
地从身边的小盆里舀出一勺面
团，摊在煎锅上，然后用刷子匀称

地抹成一个圆圈，不一会儿，面饼
开始冒泡，她端起手边的小碗，倒
上搅拌好的鸡蛋。这些工作都是
她坐在椅子上完成的。等圆圆的
煎饼颜色逐渐变得金黄，她站起
身来，用小铲子吃力地绕着煎锅
把煎饼炝下来放到身后的篮子

里，三个并排摆放的篮子里已经
铺满了一层一层的煎饼。

站站坐坐，一会工夫，夏丽
的额头上已是汗涔涔。“身体真

的越来越差，干一会就头晕。”夏
丽轻声说道。摊了十几个煎饼
后，她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活，坐
到椅子上休息一会。
“离手术就剩下几天了，她

非要回家来住，硬说身体没问
题。回来后，我本来想让她歇着，

多做点好吃的给她补充营养。没
想到，她却背着我做起煎饼。”李
菊华心疼地说，“这孩子又坚强，
又倔犟，一心想要自救。我真拿
她没办法。”
“我已努力过，不管手术结

果如何，我都不会遗憾。”一旁

的夏丽说完，目光转向宿舍窗
外，窗外春光明媚，花红柳绿。
晶莹的泪珠突然从夏丽的眼眶
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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